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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导言：
见证成长的
是一串或直或弯的脚印
引领脚印的
是一组常忆常新的瞬间
一个偶然的契机
一次意外的凶险
一番善意的威逼
一句睿智的箴言
都是生动的人生一课啊
滋养着稚嫩的心灵
丰富着生命的内涵
链接一 朦胧中，我倏忽意识到那惊心动魄的呐喊是在呼唤着我。顿时，只觉得周身的骨骼、肌肉在膨胀，血管里的热血在流淌……
过    滩   谣
廖静仁
　　我怎么也忘不了少年时那段拉纤的生活经历。 

　　那时，我还只有十三四岁，刚刚小学毕业。因为家父蒙难，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被切断了，无可奈何，我只好离开学校，跟随一位堂伯走上了艰难的纤道。 

　　其实沿江是有一条较好的路的，但那是一条人行道。而纤道却是时断时续的，遇到崖嘴和较大的江湾子，拉纤人便只能攀藤抓草爬过山崖，或趟水涉过江湾子。这种时候，一帮纤夫中，最艰辛的要数拉头纤的人了。拉头纤的人肩上还要负着沉重的一卷纤缆，那是拉远距离所必需的，所以拉头纤的人在攀崖嘴或趟江湾时，因纤缆拖累而摔倒，那是常有的事情。每见到这种情景，我真有些受不住了，然而我那拉头纤的伯父却一笑置之，说：“这算么子，你还根本就没尝到拉纤的苦味呢！” 

　　真正尝到拉纤的苦味，是在那个严寒的冬天。 

　　那是年关将近了。俗话说：有力好攒年关钱，一天硬要抵两天。一帮纤夫，在年关时包一两艘长途船，装货老板比起平常日子来是要慷慨得多。 

　　我们那回包的是一艘从洞庭湖区启碇的装粮船。那路程是相当远的：得转沅江，溯益阳、桃江等好几个县城才能到达目的地安化。沿途有八八六十四滩呐！而偏偏又碰上大雪纷飞的天气。沿江的行人道上，人迹已被白雪覆盖，就连平素弄潮戏水的啄鱼鸟也早已藏匿进崖巢里去了，那纤夫们用脚掌抠挖出来的纤道，就更难寻见了。而我们，就凭着过去对它的熟悉，一步一探地摸索着行走。 

　　起初，尽管我们把脚踝严严实实地用棕片紧裹起来，再套上益阳板子草鞋，但那雪水还是渗进了皮肉，像是有千根万根针尖在猛扎。到后来，便渐渐地麻木了，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耳朵听见脚掌“咔嚓咔嚓”地抠进雪地里去的声音，以及心灵微微地颤抖的声音。直到拼命拉滩了，才全身发起热来，于是那冻僵过的双脚便感到了痛楚，那是一种奇痒无比的痛楚啊！ 

　　到得崩洪滩时，我被这条闻名整个资江的险滩吓得目瞪口呆，然而就此时，从我伯父的口中突然迸出了一声悲壮的《过滩谣》的号子声来：                  呃——纤夫过滩哪——嗬嘿！ 

　　陡地，我发现纤夫们全都一震，抬起沉重地勾着的头颅，用异样的目光投向江心。我曾听伯父说过，纤夫号子是非常单调的：“呃哩喂哟——嗬！呃哩喂哟——嗬！”就这么反复咏叹。而象今天这种悲愤的《过滩谣》却是轻易不喊的，只有在纤帮中有同伙遇了难时，才会喊起这种号子来。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定睛看那灰蒙蒙的江心，果然有一具尸体被寒流冲了下来，那一定是拉纤人没有辨清路线或者是过崖嘴没有攀住藤蔓而失足掉在江中的——他的肩膀上，还紧紧地系着纤绳呢。 

一声惊呼，我倒在了纤道上……

应该感谢纤夫们那陡然同呼的悲壮的《过滩谣》——

纤夫过滩哪——嗬嘿！ 

　　不惜命哪——嗬嘿！ 

　　前面有人坠下滩哪——嗬嘿！ 

　　后面纤道脚板响哪——嗬嘿！ 

……

凝重、深沉，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朦胧中，我倏忽意识到那惊心动魄的呐喊是在呼唤着我。顿时，只觉得周身的骨骼、肌肉在膨胀，血管里的热血在流淌……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伯父他们已经把我甩下一段路了。我不能看着船被拉上滩，不能等着伯父来把我抬上船。我的眼睛里迸着火焰，腾地爬了起来，不顾一切地拖着一双结冰的脚向前面滩涂赶去。 

　　船仿佛被冰冻凝住在滩涂上了。 

所有的纤夫都死死地把铁耙般的脚掌抠进积雪，抠进地面。尽管北风呼呼地嚎叫，他们的躯体却在咝咝地冒着热气；他们那弓成桥拱状的脊背，在嘎吧嘎吧地作响；而那一双双粗手，都颤颤抖抖地向前伸着，企图抓到一点点能够牵引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一根细藤，哪怕是一棵小草，那也是救星呀！ 

　除了那凝重、深沉的《过滩谣》还在江峡中回荡，却听不到哪怕是一丝一缕的呻吟和哀叹。如果自己不是一名纤夫，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在这种冰天雪地的严冬，把一艘沉重的木船拉过资水第一险滩——崩洪滩的滋味是什么。 

生命就是拼搏，仿佛有一种能穿越洪荒、穿越茫茫黑夜的力量在冲击着我的胸壑，我的胸腔裂开了……我发狂般地吼叫着：

我来了！——我来了！——

一个懦弱者的灵魂，在这苍凉、激越的《过滩谣》的号子的冲激下，毫无畏惧地重又迈进了这支负着人生苦痛，却又能征服激流险滩的队伍！

链接二 许多年来，我在暮色四合之际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去走那条石板小路，在来来回回的宁静中，回忆往事，让昨天在我这里，重新感动一次。

我从这里走上不归路

郭洪义

那初夏美丽的小城，那带给许多人梦想的小书屋，让我常念念不忘。

许多年来，我在暮色四合之际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去走那条石板小路，在来来回回的宁静中，回忆往事，让昨天在我这里，重新感动一次。

那时侯我十分渴望一场爱情。事实上我在唱歌跳舞的朋友中，也遇到一些值得回味的眼光。但是这些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苍白乏力。在傍晚常常演绎的那把简陋的吉他，也渐渐发出沙哑的旋律。

如果在那个春天到来之前，我便沉醉在小 G 优美柔情的歌声中，那么，我也许将永远在一种没有变化的旋律中度过人生唯一的青春。我不清楚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抉择，反正我放弃了为小 G 伴奏的机会。我厌倦了那些关于爱情的虚弱发泄。于是我常常找些理由独自去外面瞎逛。

后来我便来到了小书屋。那时侯我家乡的商业气息还不是很浓，但仍然可以看到摆卖各种日杂用品的小商店。小书屋就夹在两间百货店中间，其简陋的门面让我好几次误以为是家理发店或者一座公厕。

不知道平时对阅读无甚兴趣的我为什么对这里竟有些着迷。那时侯我摆弄音乐的朋友常常因找不到我而气急败坏，他们找遍了这个小城的许多场所，包括人满为患的电影院和刚刚出现的游戏机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那个谁也可能忽略的书屋发着呆。

小书屋的主人是一个瘫痪了双腿的年轻人。除去两条不能走路的腿，他看起来英俊而沉着。也许，经过时间的磨洗，他已经把忧伤收藏得很深。就是在这间书屋，我认识了后来被人们认为时髦的弗洛伊德、萨特、 卡夫卡等等。我还知道了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史铁生也同样双腿残疾。后来，我终于对他说，你也写点东西吧，你看史铁生，小说写得多棒……

我说这话的时候忽然明白我又刺了他的伤处，从他闪烁的眼睛里，我读到了一丝苦涩。沉默了许久，他终于说，正是崇拜史铁生，我才开这间书屋，我写不了书，就做一个卖书的，就算跟书沾点边吧。

那个夏天我基本上放弃了音乐。后来当G 从小城移居香港，把她那把拉了多年的小提琴留给我的时候，我也仅仅把这件乐器当作一种友谊的象征。说实话，我那时学习摆弄乐器，也仅仅是为了赢得我周围女孩赞许的眼光。这种平庸和功利断送了我的一点小小的音乐天赋。但说起来也不应该有更多的悲哀，我终于在另一块精神的栖息地与艺术亲近着。

我对书本的期望可以归结为精神的空虚。而在不断去书屋买些书回来读的过程中，我不否认有一种偶然使这个过程变得富有诗意。

比如那年夏天，这个书屋又多了一位来得频繁的顾客，这位顾客大概是位正在读高中或已经参加高考的女孩。她端正秀丽的脸庞让人不敢有出格的念头，因为这个女孩，我又多了去书屋的动力。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知道了她喜欢阅读的书。读书让美丽的女孩更加美丽，这是我的一种真实感受。但两个月后，在小城的黄昏，我再也找不到这位清秀女孩的踪影了。

她的消失使我的生活多了份失落。许多天后，那位截瘫的老板告诉我，我期待的那位女孩去外地读书了，读的是中文，大概将来要当作家的。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到处瞎逛的少年被引上了一条艺术的不归路。小城也已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新楼林立，还有司空见惯的歌舞厅和卡拉OK  厅。现在已经没有了清唱的歌者，喜欢音乐和不喜欢音乐的人，都成了卡拉OK  的歌星。

我在黄昏里漫步，已经找不到原来曾经熟悉的一切，包括那个给我许多精神乳汁的小书屋，以及那个我守望了好久的女孩，

灯火闪亮的城市，让我抚摸到了渴望已久的繁华，也让我有找不到家的感觉。

                           选自《经典散文》

链接三  我要是走上街头，去面对那些无赖，那么至少可以获得机会用木棒和他们较量较量，看到底谁输谁赢。

紧握木棒的黑孩子

R．赖特

那天晚上，母亲告诉我：今后我必须学会自己到食品店买东西。母亲领我到大街拐弯处的食品店走了一趟，让我记住路怎么走。我激动不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成了大人。

第二天下午，我就拎着篮子沿着人行道去那家食品店买东西。

当我走到街道的拐弯处时，突然，一伙流氓蹿了出来。他们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倒在地。他们夺走了我的篮子，抢去了我的钱。我惊慌失措地回了家。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可是她没做声，随即坐了下来，写了一张所买东西的清单，给了我更多的钱又打发我去食品店。我踌躇着走上了大街，发现还是那帮小痞子在路边闲逛，我掉头飞奔回家。

　　“又怎么啦？”母亲问我。

　　“还是刚才那群流氓，”我战战兢兢地回答，“他们还会揍我的。”

　　“我要你自己去对付这些人。”她平淡地说道，“好，去吧。”

　　“我害怕。”我乞求道。

　　“走吧，不要理睬他们。”她告诉我。我走出家门，径直沿人行道走去，祈祷着——那群小流氓别再骚扰我。

　　然而，正当我走到几乎和他们并排的时候，其中一个突然喊道：“看，还是那个黑小孩儿。”

　　地痞们向我逼过来了。我感到心惊肉跳，马上转身狂奔起来。很快，我被追上了。他们把我搡倒在人行道上。我哭喊，恳求，用两脚使劲蹬，但都无济于事，没逃脱被殴打的噩运。他们掠走了我手中的钱，扯住我的两腿猛拽，朝我的脸上凶狠地抽扇。最后，我又是哭着走回家。

　　母亲在门口遇见了我。

　　“他们打……打……打我。”我边抽泣边委屈地说，“他们抢……抢……走了钱。”我正要迈上台阶，渴望着躲进“家”这个避难所。

　　“你不要进来。”母亲阴沉着脸警告我。

　　我吓得退回原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心中无限委屈。“可他们一直追着打我。”我哭诉着。

　　“那你就给我站在该站的地方。”母亲用吓人的声调说道，“今天晚上我非教你学会挺起腰板儿不可。并且让你学会怎样保护自己。”说着，她走进屋里，我只是战战兢兢地等着，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

　　不一会儿，母亲出来，拿出更多的钱和另一张买东西的清单，而且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棒槌。“带上这些钱和这张清单，还有这根木棒槌，”她说，“去，到商店把东西买来。”

　　我疑惑了——母亲在教我打架——这是她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

　　“可是，我怕——”我嗫嚅着。

　　“要是买不了东西，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母亲冷冷地说。

　　“他们会欺负我，他们……”

　　“那你就呆在外面，不准回来！”

　　我憋足了力气向台阶上冲去，试着挤过母亲，闯进屋里。可随即而来的，是脸颊上重重的一记耳光。我被抽到了大街上。我哭求着：“妈，求求您让我明天再买吧！”

　　“不行！”她说，“现在就去。你要是空手回来，我非揍你不可。”

　　“砰”的一声，母亲关上了门，上了保险。

　　那伙流氓就在我身后，只身一人面对这阴森的街道，我惊骇地颤抖着。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回到家里，或是远离家门。我攥着木棒，边抽泣边思索。如果我回到家里，最终也躲不过被母亲打一顿，而且自己丝毫不会对此做什么改变，然而，我要是走上街头，去面对那些无赖，那么至少可以获得机会用木棒和他们较量较量，看到底谁输谁赢。

　　我慢慢沿街走着，接近了那伙地痞，我捏紧了木棒，紧张得几乎停止了呼吸。

　　我已经站在他们对面了。

　　“黑小子，又来啦。”他们狂吼滥笑着，很快把我围住，其中一个正要抓我的手。

　　“我他妈宰了你们！”我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随着我的吼声，手中的木棒早已使一个地痞的脑袋开了花。接着又是一棒，闷住了另一个流氓。就这样，我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把刚才的怨恨和愤怒全部倾注在这根木棒上。我明白，只要我停歇一秒钟，痞子们就会缓过劲来，所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打倒，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再爬起来。我呐喊着，挥舞着，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刚才所遭受的殴打，所受的屈辱，一幕幕又在脑子里呈现。阵阵余悸使我每抡动一次木棒都要用上全身每一分气力。

　　挨过一顿猛击，小流氓个个狂呼乱喊，抱头鼠窜。有个地痞瞪大了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一点儿也不相信这是刚才那个任他们肆意欺侮耍弄的黑小子。他们大概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的疯狂愤怒。

　　我站在那儿喘息着、叫骂着；激他们上前来斗。当发现小流氓们真的吓破了胆时，我就急追过去。他们喊着、叫着飞跑进各自的家。

　　随后出现在街道上的是那些地痞的父母们，他们是来吓唬我的。是平生第一次吧，我冲着大人们高声喊叫。我警告他们，如果要找我的麻烦，那我就让他们尝尝我木棒的滋味。

　　最后，我终于走到商店，买了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仍紧握木棒，准备着再次用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回连个流氓的影子都没有碰上。

　　就是那天晚上，我赢得了在美国孟菲斯城的街道上行走的权利！

　                                     　(李世勇译)

边读边写

1、人生课堂，启示生命的真谛，灌输生命的刚强。《过滩谣》的作者在文章结尾这样阐释他的感受和启示：“生命就是拼搏… …  一个懦弱的灵魂，在这苍凉、激越的 《过滩谣》号子的冲击下，毫无畏惧地重又迈进这支负着人生苦痛, 却又能征服激流险滩的队伍。”这段文字深沉刚劲，迸射着血性。而另两篇文章，却将生活的感受和启示融合进通篇的字里行间。请你仿照《过滩谣》的写法，结合另两篇文章的内容和风格，各写一段直接阐释感受和启示的文字。

2、当一个人蓦然感到自己又长大一点、又成熟一分时，他所经历着的，必然永远定格在一生的记忆之中，每一次往事重现，都要重温一回感动，重获一次启迪。在你的人生花季里，有哪些记忆永远不会褪色？请以“成长”为话题，写一段文字。

3 成长的启示点燃你的青春，青春的诗篇则可能照亮你的一生。打开花季档案，清点金色华年，抹去心灵的尘埃，留下青春的宣言。在班里组织一次“青春课堂”主题交流会，与同学们一起畅谈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多彩的人生追求。       

（此案例发表在《中华活页文选•高二版》2005第三期）

